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2020 年11月18 日
庚子年十月初四

总第124 期       5版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责任编辑 ：周勇军  美编 ：兰莹莹  校对 ：李斌
本版投稿邮箱 ：bjrbwxzksg@163.com

在文学的道路上逐梦而歌
——访我市作家寇明虎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备受关注的“六维. 宝鸡作协文学

奖”颁发两届后，资助人寇明虎开始受

到关注。令人钦佩的是他从风华少年到

花甲苍生，从一贫如洗到事业有成，始

终没放弃对文学梦想的追寻。

古人云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

书。”寇明虎就是这样能文能武，他征

战商界，构建起了自己的“钛业家园”，

出品的钛设备享誉国内外 ；他耕耘文

坛，用文字颂咏生活，坚守“文心”三十

载。他的诗文时常见诸报端，随着诗集

《岁月印痕》的出版，人们对这位笔名

“贯愚”的省作协会员、市作协理事有

了更多的赞誉与肯定。

扶锄办社淬“文心”
上世纪 50 年代末，寇明虎出生在

马营镇永清村。他的父亲是一位铮铮

铁骨的抗战老兵，虽没能给他安逸的

童年和富足的生活，却将不屈和坚韧

的性格栽植在他的血脉里。

生活的贫困没有压制住他对知

识的渴求、对读书的热爱，他以优异的

成绩迈进了高中时代，语文老师董万

青上课时经常让他示范诵读，课文里

那些华丽的辞藻、优美的句子，悄悄地

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高中毕业后，寇

明虎回到家中开始务农，在吆牛种地

之余，他对读书、写作有了更狂热的追

求。每天下地干活，身上总装着几本小

说、诗集。耕作之余，他会蹲在田间地

头，随手记录下脑海中闪现的诗句。

在手握锄头之余，他眺望文学的

灯塔，心头奔涌着一股股热浪。1978

年，他和一群文学青年成立了一个民

间文学组织——溪流文学社，用每人

每月五毛钱的会费，购买书籍，订阅报

刊，然后大家轮流传阅。农闲时大家再

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探讨创作技

巧。那时宝鸡曾办过一个文学讲习班，

经常邀请贾平凹、商子秦、李君等著名

作家讲课，寇明虎和文学社的几位青

年带着苞谷面馍、骑着自行车从下马

营赶到市里听课。讲座大多是晚上，听

完课骑着车子回到村子时，已经是下

半夜了。

弃文从商勇担责
时任《宝鸡文学》编辑的李君看到

寇明虎对文学的热爱，并从文字中觉

察到这位文学青年的写作潜力。诗人

商子秦也从厚厚的投稿中，留意到了

这位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两人爱才

心切，为寇明虎争取到了鲁迅文学院

的入学进修资格。面对这张充满诱惑

的通知书，寇明虎陷入了两难抉择。在

文学与生存的冷热交织中，他要考虑

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一番挣扎后他

选择了留下。

没有人质疑寇明虎的抉择。从饥

馑迷茫的少年时代，到中年打拼的商

海漂泊，他吆牛种地、修水利、掏大粪、

装火车，到当村长、下海办企业，多年

的奋斗，他保障了家人的衣食无忧，解

决了几百人的就业，还安置了几位残

疾人在公司上班。2008 年被市政府

授于“创业之星”称号，还曾当选市第

十一届政协委员。

锦衣归来续“文脉”
2016 年 11 月，寇明虎找到新当选

市作协主席的李君，提出要每年拿出

一笔资金，奖励在文学领域有突出成

就的本土作家。此时的寇明虎，头上顶

着宝鸡市六维特种材料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宝鸡钛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及市钛业协会副会长的光环。看着

这位交往 30 多年的企业家文友，李君

感动不已。此后，寇明虎把企业交给侄

子管理，自己重返文学创作，他除了积

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跟

中青年作家一起听讲座、谈创作，还积

极支持宝鸡文学事业的发展。几年下

来，他已创作诗词作品近千首，累计向

各类文学活动资助 20 余万元，帮助更

多人实现文学梦想，丰盈文学追求。

三十多年间，寇明虎尝遍人生的

艰辛和不易，在七十二行中不停地变

换身份，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的

热爱。在采访中他动情地说 ：“虽已花

甲，但文学创作的激情还在，以往所经

历的人和事，会不断从脑海中跳出来，

促使我书章谋篇，在一路行吟中镌刻

属于自己的文学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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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影响人

一生的习惯，也是少

年成长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近日，曾在岐

山蔡家坡陕汽集团工

作过的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安武林回到

宝鸡，在凤翔、岐山、

陈仓、眉县的十余所

小学，以“阅读改变人

生”为主题，与学生们

在书香中分享阅读

的乐趣，激发学生们

从小树立远大理想，

校园中掀起了“我爱

读书”的学习热潮。为

此，本报记者对其进

行了专访。

“我一直挂念着宝鸡”
作为在宝鸡这

片文学沃土上成长

起来的作家、诗人、

评论家，安武林对宝

鸡始终有着特殊的感情。“我远在北京，能

受邀参加此次活动，心里高兴极了，也就

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在宝鸡生活、工作、学

习、创作的那段岁月……”回到宝鸡的安

武林，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起当年在

蔡家坡上班时周末常去的五丈原，依然记

忆犹新。

宝鸡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给安武林

很大的影响，然而，当他站在曾经熟悉的

蔡家坡街道上，还是不由得为这里高楼林

立的新貌所惊叹。“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如今却找不到原来的影子，宝鸡这些年的

变化太大了，真是日新月异。”花园般的城

市触动了安武林的诗情，他将随手拍下的

一张张如画美景分享在微信朋友圈，即兴

而作的短诗《盛开的牵挂》中他写道 ：两处

亲人，两个家……

让阅读走进孩子心里
此次书香校园之行，安武林的时间被

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两三场的分享会，

令他很难挤出“空档”与宝鸡文友叙旧，他

把时间更多地交与了孩子们。安武林说 ：

“从一张张笑脸、一双双期盼的眼睛里，我

读懂了孩子们为何那么高兴，我的心里满

是感动。”因此，不管是在报告厅还是在操

场上，作家从未坐在讲桌后那把专门准备

的椅子上，他无一例外地站在孩子们的队

列中，时而来回走动，时而俯身反问，用孩

子们的角度，与他们面对面交流。

安武林给孩子们讲起自己童年与书

为友，六年级时就有了当作家的愿望，他

用做对比的方法启发孩子们在写作文时，

如何描写出班主任老师那玉米粒一样整

齐的牙齿，他还讲起即便是在打工、当厨

师的日子，自己也没有放弃阅读，因而在

之后的人生每一个十字路口，总能选择向

着正确的方向。他因阅读而使自己不断完

善，他多么希望孩子们也能因阅读而拥有

绚丽的未来……幽默风趣的讲解、寓教于

乐的引导，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现场不

时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

葆有一颗明亮的童心
近年来，安武林一次次走进校园与孩

子们“互动”，他用心观察并体会着现代少年

成长中阅读“口味”的变化，并对自己新近创

作的中长篇童话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去年，

充满智慧与幽默的《安武林文集》由上海大

学出版社出版后，就颇受小读者们喜爱。在

这 16 本涉及童话、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

的作品中，涉及了生命、文化、自然、成长、艺

术、历史等内容，陶冶孩子们情操的同时，也

为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此外，在安武

林已经出版的二百多本书中，还将再添新成

员：继诗集《树上的太阳》英文版在国外面

世后，他的童话集《老蜘蛛的一百张床》目前

已经完成了德文、西班牙文的翻译，就要扬

帆出海与外国小读者见面了。

安武林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平和自

然的心态，他用一颗童心与孩子们平等地

交流。“我虽然年过五十，经历过人生种

种，但每当提笔写作时，便觉得非常快乐，

仿佛心灵得到净化一般，就像在草原上看

露珠、看蓝天白云，那感觉让人很舒服很

美好。”在安武林的心中，他始终对孩子们

有着一种尊重，他既不愿意站在高处以成

人的眼光俯视孩子，也不愿意低着头故作

可爱的样子，所以不管是阅读作品还是面

对面交流，孩子们总能从他身上吸取到明

亮的、激励的、向上的力量。

渭南 雾锁冬晨
◎冯旭荣

早晨起来，但见窗外一片白
雾弥漫，昔日灰蒙蒙的阴霾在重
拳治理下终于变得一片澄澈。这
久违了的白雾终于走出霾的阴影
而得以再现，心中不免产生几分
感慨和喜悦。

曾几何时，“雾”和“霾”被不
分青红皂白地搅和在一起，成为
冬季的一块心病。其实严格来讲，
它们有着本质区别， 雾是寒冷时
节水汽凝结的一种天气现象 ；而
霾是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
浑浊现象，雾比霾要干净得多。如
今人们把“雾”和“霾”叫在一起，
如同将水和尘混在一块，不经意
间，雾便 “背锅”于霾，从而玷污了
雾的名声、侵害了雾的清白。

雾，常起于冬晨，如同神秘的
面纱包裹着冬天的容颜，隐隐约约
透出几分冷峻和妩媚。欲观其真容，
却难辨其面目，这样的隐约含蓄最
令人向往，就像梦里的情景，真真假
假、虚虚实实，谁也搞不清哪是世
外？哪是人间？如此别样的景象，
怎能不令人痴迷陶醉！心中不免感
慨，大自然的奇妙之处就是能感知
天地，把四季装扮成不同的色彩。特
别是在冬季，满目的银装素裹令人
惊喜，再加上奇妙无比的“雾”纱，不
知打动了多少常人的心！

人们把美好向往装进寒冬，
在雪和雾的世界里珍藏着一片纯
净和美好。没有污染、没有破坏，
明亮的眼睛可以尽情欣赏隆冬造
化，愉悦的心情被滋养得纯洁透
明。此时的雾营造了一种艺术的
世界，是大自然的新潮作品，是一

种比清晰更时尚的朦胧流派。不
管你是否能够读懂，皆能感知到
一种独特的气息包裹着你，如同
沉积在岁月窖藏中的一坛美酒，
偶尔打开盖子，便会氤氲出无尽
的遐想和醉人的芬芳。雾永远在
时间和温度中发酵，留给人一种
柔软绵长的回味。  

雪后的早晨，常常会浓雾弥漫，
甚至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之间就
被魔术般的浓雾所包围，四周瞬间
变得一片朦胧，人如同沐浴在牛乳
中，鼻尖上、眉毛上渐渐挂起一串晶
莹，吸进鼻孔的气息湿漉漉的，就像
蒸熟馒头时掀起锅盖的滋味，甜甜
的，润润的。我在想，莫非上天看到
裸露的世界太单调直白，才用一场
大雾包装出含蓄，用朦胧的轻纱遮
掩住世间的羞怯和尴尬，装扮出这
份迷人的景象和多姿的心情。

古人对雾非常痴迷。相传东汉
时期，张楷因辞官不就，隐居在华
山峪修炼，经年累月，终于练出一
手独门绝技，挥掌之间便可施下五
里迷雾。于是求道者络绎不绝，华
山峪一时间聚集如市，热闹非凡。
当时的人们把学道称作“学雾”，可
见曾经“雾”“道”不分。“五里雾中”
后来成了成语，虽然意思有了变
异，隐含了模糊恍惚和不明真相，
但其发轫却令人敬畏。

雾的奇迹，莫过于三国时候
诸葛孔明的草船借箭，其机智多
谋被一场大雾成全得淋漓尽致。
从古到今，雾埋下了多少英雄的
伏笔，也藏匿了不少奸佞的阴谋。
大 道 无 形，浓 雾 无 过。无 所 谓 朝
代，“腾云驾雾”便是神仙们上天
界时屡试不爽的一条绿色通道。

在古代诗人笔下，雾更是奇
幻无比、多姿多彩，像杜甫的“老
年花似雾中看”，白居易的“花非
花，雾非雾”，李煜的“花明月暗笼
轻雾”，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
渡”，都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思。

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很难
见到纯粹洁净的白雾，即使在农
村，也很难邂逅白雾茫茫的景致。
于是，不由使我想起小时冬季上
学的情景。

上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我在
上小学。那时候的冬天最让人记
忆犹新，漫天飞舞的雪花纷纷飘
落，大地仿佛铺上了一层洁白柔
软的地毯，脚踩上去发出“咯吱、

咯吱”的响声，就像美妙的音乐，
是真正的“雪之圆舞曲”。在没有
踩踏过的雪地上，我们用脚奏出
欢乐的曲子，如同清脆悦耳的笑
声在雪地里回响。

小时候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雪
过后，屋檐下会挂起长长的冰凌，
水池上会结出厚厚的冰，我们就在
水池上滑冰或打陀螺。但这不是我
们的最爱，只有当一早起来，打开
房门，眼前被一片白雾茫茫的世界
所包围，仿佛看到童话世界，心中
的欢乐便在这片白雾中生成，我们
最爱在这晨雾里穿行。

浓浓的白雾就像一张大网，
铺天盖地弥漫开来，咫尺之内看
不清东西，这是一种神秘场景，周
围一片迷茫。就像舞台上妙不可
言的仙境，而雾的世界要比舞台
上的景象更加浪漫、更加真实、更
加庞大。一时间，你成了看不见的
演员，或者成了隐蔽的观众，雾可
以把你的表情和动作隐藏得严严
实实，不漏一点声色，如此成全了
我们一份童心和美好。

雾就像一位城府很深的人，
将心思裹得很紧，让人难以破解，
却又如此地难以释怀。就好像奇
幻魔术般隐匿曼妙，甚至像海市
蜃楼般令人感慨不已。所有的东
西都被浓雾所笼罩，若隐若现、虚
无缥缈。屋舍、树木披上了梦幻的
外衣，似有江南水乡的含蓄隐约，
又有吴侬软语的悠扬婉转，浓浓
的 化 解 不 开，淡 淡 的 捕 捉 不 到。
所有的直白被悄无声息地掩盖起
来，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遐想，那是
怎样一种意味深长的朦胧意境！ 

在浓浓晨雾中，最先听到的
是勤快人家拉动风箱的声音，也
许是女人正在为赶早出门的丈夫
或即将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风
箱 的 节 奏 在 雾 天 别 有 韵 味，“ 吧
嗒 ——吧嗒——”似乎把晨雾豁
开了一条缝隙。于是，甘美的红薯
味，香 甜 的 柿 子 味，暄 腾 的 馒 头
味，一下子飘溢过来，在浓雾覆盖
的村子上空弥漫，在满口生津的
味蕾间徘徊翻卷。

密不透风的晨雾里，偶尔传
来一声雄鸡的啼鸣，接着，四面八
方的鸡便跟着唱起来，远远近近，
高高低低，就像扯起无数看不见的
线，把浓雾扎得很紧、锁得很牢。

谁家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隐

约看见伙伴的身影从屋里出来，听
到大人叮嘱的声音是那样的亲切
和熟悉。那时候上下学不需要家长
接送，伙伴们常常结伴而行。雾中，
小伙伴们若即若离，声音好似一条
纽带，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晨雾
弥漫的上学路上，我们就像是在捉
迷藏，有时走得很近，互相聊天说
笑 ；有时故意拉开一点距离，任凭
伙伴喊叫，装着没听见，一声不吭，
当同伴不再理睬时，却压低嗓子拉
长声音 ：“我在这儿——”。

雾天上学，有雾作借口，不必
担心迟到了会挨老师批评。雾就
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有一颗豁
达的心，包容的不只是上学途中
的一份童心，还包含了老师严厉
之外的一种关爱和宽容。

雾天，玻璃窗外一片朦胧，看
不清教室外面曾经令人分心的风
景，室内的灯光似乎也眯起了眼
睛，猜着我们童年的心事。雾多像
顽皮的孩子，喜欢逗留在外面，即
使将房门打开，也不愿进来。我曾
担心雾会不会像人一样迷失了方
向，后来我发现这份担心是多余
的，它们挨挨挤挤的，就像结伴而
行的我们，怎么会迷路呢？

雾天赶路，有人会与你擦肩
而 过，不 管 是 生 人 熟 人，打 声 招
呼，那是雾中的问候，会让彼此记
忆良久，然后各自赶路，路途不再
寂寞。人被浓雾包围，虽然看不清
远处，但知道脚下的路一定通向
远方，于是走得愈加坚定。这时才
发现，只有脚才是解开迷雾最好
的钥匙。

很多年了，每逢冬季，雾不知
躲藏到了何处，只留下一片霾的阴
影。今天，终于见到久违了的白雾，
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欢喜。纯净的
雾，如同洁白的雪一样，会让周围
世界变得多姿多彩，也让童心未泯
的我多了一份开心。走在浓雾弥漫
的野外，就像踩在白雪皑皑的大地
上，心中不由得发出欢笑。雾在身
外，它锁住冬天的一段情怀，留下
的是欣喜和欢畅 ；雾不应埋在心
中，心中的雾容易使人迷茫。

等太阳出来时，雾便拂袖而
去，它不会因人们的流连而踯躅。
就像一个守时的朋友，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从不拖泥带水。

雾起雾落间，我终于抓住了
冬天的衣袖！

冯旭荣 ：笔名凡简，陕西
华阴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渭南
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华
阴市作协主席，渭南日报签
约作家。著有诗集《风之草》

《落叶有声》。

平凡人的
       文学梦

会客厅


